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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语Ｏ双Ｖ双Ｎ结构的语义限制
———兼论Ｏ双Ｖ双Ｎ结构与Ｖ单Ｏ单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

王　艳
（北京语言大学汉语国际教育研究院，北京１０００８３）

　　摘　要：汉语中存在大量的Ｏ双 Ｖ双 Ｎ结构，但是有的Ｏ双 Ｖ双 Ｎ组合不能成立。除韵律因素以外，Ｏ双 Ｖ双 Ｎ结

构还受到语义上的制约。Ｏ双 Ｖ双 Ｎ结构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命名功能要求 Ｏ成分的语义密度不能太

低，指称性要求Ｖ的动作性不能太强。Ｖ单 Ｏ单 Ｎ结构也是汉语中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这类结构实现指称

化的途径是选择动作性较弱的Ｖ和语义较为抽象的Ｏ，ＶＯ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以及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

辅助作用。而Ｏ双 Ｖ双 Ｎ结构则主要是通过ＯＶ语序的指称化效用来满足结构的指称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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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语中存在一类能产性很强的 ＯＶＮ结构，如
“路灯维修电话”“方言调查队”“人口统计中心”等，
但是有的ＯＶＮ组合却不能成立，例如：
例１汽车修理厂　　　＊车修厂
例２茶叶采摘季节　　＊茶采季节
例３古迹介绍行家　　＊长城介绍行家
例４战犯审讯法庭　　＊战犯审问法庭

Ｄｕａｎｍｕ［１］、冯胜利［２］注意到韵律因素对 ＯＶＮ
结构的限制。冯胜利［２］认为“汽车修理厂”“修车厂”
类都是词，韵律上受到汉语“右向构词、左向为语”的
音步限制。汉语中只有双音节音步可以“无向”，不
受“右向构词、左向为语”的音步限制，所以“修车厂”
成立。双音节动宾已经满足了构词系统的要求，宾
语失去了“必须倒置”的运作根据，所以“＊车修厂”
不能成立。
韵律因素只能解释例１、例２中的情况，无法解

释例３、例４的情况。例３、例４这两组结构中的Ｏ、

Ｖ、Ｎ的音节数量相同，在韵律和句法特征都相同的
情况下，本文试图从语义方面来寻找原因。目前学
界对 ＯＶＮ 结构的探讨主要集中在它的生成原
因［１－９］，部分学者考察了它的层次结构、语义特征和
语用差异［１０－１３］，而对 ＯＶＮ结构的语义制约因素关
注较少。本文重点考察 ＯＶＮ结构的语义条件，为
了更好地分析问题，本文以双音节 Ｖ、Ｏ 组成的

ＯＶＮ结构为研究对象，其中Ｖ和Ｏ之间是动宾关
系，可以还原ＶＯ事件，排除Ｖ、Ｏ语义搭配不当的
情况。

一、Ｏ双Ｖ双 Ｎ结构的语义特征和语义限制

（一）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语义特征

邢福义［１０］将“军马饲养方法”“首长保卫人员”
“生产过程控制系统”这一类结构称为“对象 Ｎ＋Ｖ
＋管界 Ｎ”，简称“ＮＶＮ 造名结构”。本文所指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属于“ＮＶＮ造名结构”中的一类，为
了突出“对象Ｎ”和Ｖ之间的动宾关系及音节数量，
本文使用“Ｏ双 Ｖ双 Ｎ结构”这一名称。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一般指称一类人或事物，根据具
体指称对象可以分为以下六类：
例５施事类：汽车修理工、产品推销员、肝癌研

究专家、论文指导教师
处所类：珍珠养殖场、环境监测站、生物研
究基地、皮肤护理中心

时间类：烈士纪念日、法制宣传周、故障诊
断时间、对虾捕捞季节

工具类：钥匙保管箱、产品说明书、房屋出
售合同、农机修理技术

数值类：设备购买量、股价预测值、关税削
减幅度、资源利用效率

方式类：水稻栽培学、质量检验制、血清监
测程序、概率统计原理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能产性强，不同的 Ｏ成分构
成不同的类别，如：
例６宿舍管理员、网络管理员、图书管理员、档
案管理员、仓库管理员

例７动物保护组织、生态保护组织、森林保护组
织、水土保护组织、文物保护组织

邢福义［１０］指出“ＮＶＮ造名结构”的用途是“造
名”，表示一个特定的名目，此类结构具有名词化倾
向，形成原因是：结构上，出现管界词语；语用上，构
造特定名目。可见，Ｏ双 Ｖ双 Ｎ结构是具有命名功能
的指称性结构。

（二）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语义限制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语义特征要求Ｏ和Ｖ必须满
足一定的语义条件。通过大量的语料考察，本研究
发现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中的Ｏ成分和Ｖ成分受到以下
语义限制。

１．Ｏ成分的语义密度不能太低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命名功能要求Ｏ的语义密度①

不能太低，这是因为Ｏ的语义密度太低则Ｏ双 Ｖ双 Ｎ
结构无法对一类人或事物进行命名。例５中的各类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中的Ｏ都具有较高的语义密度。
值得注意的是，专有名词进入 Ｏ双 Ｖ双 Ｎ结构

需要满足一定的条件。例如：
例８古迹介绍行家　　＊长城介绍行家
例９首长保卫工作　　＊薛嵩保卫工作
“古迹”和“首长”都是一类事物的名称，具有类

指义；而“长城”和“薛嵩”则是专有名词，指称单一的
对象，表示特指义。前者的语义密度较高，可以构造

Ｏ双 Ｖ双 Ｎ结构，对一类事物进行命名；而后者的语
义密度太低，由其构造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不能构成
一类事物的名称。
但下面这两个例子却可以成立：
例１０黄河治理方案

７０５第５期 王　艳：汉语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语义限制———兼论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与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

① “语义密度”（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ｄｅｎｓｉｔｙ）是指语义的浓缩程度。“语义
密度”与“语义引力”（Ｓｅｍａｎｔｉｃ　ｇｒａｖｉｔｙ）是 Ｍａｔｏｎ　Ｋ提出的“语义波”形
成的两大要素。“语义引力”是指语义对语境的依赖程度，引力和密度
通常呈反比关系：引力比较强的话语其密度通常比较弱，引力比较弱
的话语其密度通常比较强。（转引自朱永生［１４］。）



例１１鲁迅研究报告
这两例中的“治理方案”和“研究报告”可以单独

成立，并且使用频率很高。而例８、例９中的“介绍
行家”和“保卫工作”的独立性很低，甚至不能被接
受。例１０、例１１中的 Ｖ与 Ｎ结合紧密，整个结构
的语义解释为“ＶＯ的Ｎ”和“关于Ｏ的ＶＮ”。例８、
例９中的Ｖ与Ｎ的关系不紧密，整个结构的语义解
释为“ＶＯ的Ｎ”。可见，专有名词进入Ｏ双 Ｖ双 Ｎ结
构受到限制，只有在 ＶＮ可以独立的情况下才可以
进入。ＶＮ不能独立的情况下，专有名词不能进入

Ｏ双 Ｖ双 Ｎ结构，如例８、例９中的“＊长城介绍行家”
“＊薛嵩保卫工作”都不成立。

２．Ｖ的动作性不能太强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指称性要求Ｖ的动作性不能
太强。因为Ｏ双 Ｖ双 Ｎ结构是指称性结构，所以 Ｏ
与Ｖ之间的动宾关系不能凸显，而强动作性动词则
会凸显动宾关系。
与单音节动词相比，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通常

比较弱，但是双音节动词内部也存在动作性强弱的
差别。通过语料考察，本文发现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中
动词的动作性普遍较弱，动作性较弱的动词构造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能产性很强。如“设计”兼具动词
和名词的功能（《现代汉语词典》（第７版）［１５］１１５３），既
可以表示陈述，也可以表示指称，由其构造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很多。例如：
例１２飞机设计师、软件设计师、珠宝设计师、汽
车设计师、游戏设计师

有些使用频率很高的双音节动词，容易指称该
类行为活动，动作性较弱，如“调查、分析、研究、申
报、管理、指导、收藏”等等。这些词也很容易进入

Ｏ双 Ｖ双 Ｎ结构，具有很强的能产性。举例如下：
例１３事故调查报告、火灾调查人员、住户调查
资料、地质调查项目

例１４药物分析杂志、图像分析系统、情报分析
中心、资料分析结果

例１５技术研究中心、市场研究机构、新药研究
指南、环境研究报告

例１６财产申报制度、收入申报规定、基金申报
价格、项目申报程序

有些双音节动词的动作性很强，容易凸显动宾
关系，一般不能进入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下面通过以
“审”作为第一语素的双音节及物动词来看。《现代
汉语词典》（第７版）［１５］１１６３－１１６４中收录的此类动词有

１８个：审查、审察、审订、审定、审读、审改、审核、审

计、审校、审结、审理、审批、审视、审问、审讯、审验、
审议、审阅。语料库检索结果显示除了“审问”以外，
其他动词都可以构造Ｏ双 Ｖ双 Ｎ结构。例如：
例１７资格审查文件、异议审察权、教材审订委
员会、教材审定专家、图书审读制度、地
名审改小组、处方审核人员、财务审计报
告、书稿审校质量、项目审结时间、案件
审理部门、贷款审批权限、道德审视过
程、战犯审讯法庭、质量审验档案、草案
审议结果、稿件审阅结果

“审问”与“审讯”同义，可以带相同的宾语。例如：
例１８审问被告、审问战俘、审问凶手、审问俘
虏、审问犯人
审讯被告、审讯战俘、审讯凶手、审讯俘
虏、审讯犯人

那么为什么“审讯”可以构造 Ｏ双 Ｖ双 Ｎ结构，
“审问”却不能构造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两者的语用环
境相同，语义差异主要取决于后一语素。“问”和
“讯”都表示“问讯”的意思，但是“问”是动作性很强
的及物动词，而“讯”则是动作性较弱的不及物动词。
下面以“审讯”和“审问”的句法表现来验证两者的动
作性强弱。郭锐［１６］指出，具有“陈述”性表述功能的
“可以受状语修饰”，具有“指称”性表述功能的“可以
受定语修饰”。下面通过例子来看：
例１９严厉的审问　　具体的审问　　简短的审问
例２０严厉的审讯　　具体的审讯　　简短的审讯
例２１好好地审问　　不停地审问　　慢慢地审问
例２２＊好好地审讯　＊不停地审讯　＊慢慢地审讯
“审问”可以受定语和状语修饰；“审讯”只能受

定语修饰，不能受状语修饰。可见“审问”的陈述性
较强，而“审讯”的陈述性较弱。所以“审问”会凸显
动宾关系，不适合构造Ｏ双 Ｖ双 Ｎ结构。

英语中也存在 ＯＶＮ结构，周韧［５］注意到英语

ＯＶＮ结构中的动词已经名物化了，Ｖ在进入 ＯＶＮ
结构时经历了 “去动词化”过程。如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
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ｄｅｖｉｃｅ”（语言获得装置）中的ａｃｑｕｉｓｉｔｉｏｎ
是由动词ａｃｑｕｉｒｅ经历“去动词化”过程后变为名词，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ｃｕｔｔｉｎｇ　ｋｎｉｆｅ”（切菜刀）中的ｃｕｔｔｉｎｇ是
动词 ｃｕｔ的名物化。类似的还有 “ｂｏｏｋ－ｒｅａｄｉｎｇ
ｒｏｏｍ”（图书阅览室）、“ｊｏｂ－ｈｕｎｔｉｎｇ　ｍａｒｋ”（人才市
场）和“ｗｅｂ－ｓｕｒｆｉｎｇ　ｔｏｏｌ”（网上浏览工具）等。
周韧［５］认为汉语中的Ｏ双 Ｖ双 Ｎ结构也经历了

“去动词化”过程，汉语中 ＯＶ结构的动词性弱而名
词性强，可以充当主语或宾语。“去动词化”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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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为了使动宾关系弱化，从而满足 Ｏ双 Ｖ双 Ｎ结构
的指称性要求。汉语没有形态手段，“去动词化”过
程不能通过形态直接体现，Ｏ双 Ｖ双 Ｎ结构要求 Ｖ
的动作性较弱正是为了实现“去动词化”，以适应该
结构的指称性，而动作性很强的双音节动词不易实
现“去动词化”，所以一般不能进入Ｏ双 Ｖ双 Ｎ结构。

二、Ｏ双Ｖ双Ｎ结构与Ｖ单Ｏ单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

汉语中同时存在大量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与 Ｖ单
Ｏ单 Ｎ结构，这两种结构都是指称性结构。那么它
们实现指称性的方式是否相同呢？下面来探讨这一

问题。
（一）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与其内部结构关
系密切相关。但是关于Ｏ双 Ｖ双 Ｎ结构的内部结构
关系，学界存在争议。王洪君［１７］、柯航［１８］等将“纸
张粉碎机”的结构层次分析为“纸张＋粉碎机”。石
定栩［１９］、何元建等［２０］等则认为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中ＯＶ
修饰中心语Ｎ，如“汽车修理工”是由“汽车修理＋工”
生成。应学凤［１１］指出，指称性越强的 ＯＶ，越可能
成为Ｎ的修饰语，ＯＶＮ结构的典型性越强。裴雨
来等［９］认为，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中的 Ｏ是可以替换的
修饰成分，这是 Ｏ双 Ｖ双 Ｎ结构表层结构重新分析
的结果，并不是它的生成方式，其生成方式是“ＯＶ
＋Ｎ”。应学凤［１２］则认为，动宾倒置复合词底层的
层次结构是［［ＯＶ］Ｎ］，表层层次结构有的是［Ｏ
［ＶＮ］］，有的是［［ＯＶ］Ｎ］，有些两可现象是韵律与
语义互动的结果。
储泽祥等［１３］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指出，ＯＶ语

序是汉语表示指称的一种语法手段，Ｏ双 Ｖ双 Ｎ结构
中的ＯＶ具有修饰功能，作Ｎ的定语。汉语中ＶＯ
语序的陈述性强，ＯＶ 语序的指称性强，因此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主要通过 ＯＶ语序手段来实现指称化。
如果将ＯＶ语序变换成ＶＯ语序则一般不能成立，
例如：
例２３＊修理汽车工、＊养殖珍珠场、＊纪念烈士日

＊修理农机技术、＊利用资源效率、＊统计概
率原理

关于ＯＶ语序手段的指称化效用，文献［１３］有
详细论述，本文不赘述。

（二）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

既然ＶＯ的陈述性很强，那么汉语中为什么会
存在大量指称性的 Ｖ单 Ｏ单 Ｎ结构呢？这些 ＶＯＮ
结构又是怎样表示指称的呢？

Ｖ单 Ｏ单 Ｎ结构也是具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
构，能产性很强。根据指称对象的不同，Ｖ单 Ｏ单 Ｎ
结构也可以分为六类，如①：
例２４施事类：读书人、售票员、造谣者、理发师、

洗菜工、节能标兵、审稿专家、炒
股高手、灭鼠能手

处所类：修车铺、养老院、烘砂厂、订货点、
运煤站、养虾基地、售楼中心、验
票场所、晒粮场地

时间类：还款日、招商月、交房季、打枣节、
取浆期、发证日期、采蜜季节、收
丝时节、赏花时间

工具类：洗衣机、煮蛋器、切菜刀、引流管、
压舱石、录音电话、借款合同、养
蜂技术、制茶工艺

数值类：供氧量、吸油值、用稿率、知名度、
投票数、杀虫效率、抄诗数量、换
灯频率、控烟力度

方式类：考古学、埋线法、记名制、剥笋式、
控权论、分房方案、捕鱼方法、避
税手段、作图程序

考察结果显示，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径与

Ｏ双 Ｖ双Ｎ结构不同，主要取决于以下三个方面的作用。

１．Ｖ的动作性较弱或Ｏ的语义比较抽象
单双音节动词和宾语的组合能力不同，单音节

动词要求宾语是具体名词，而双音节动词带抽象名
词的能力较强［２１］。单音节动词和具体宾语的组合
容易凸显动宾关系，陈述性较强，不容易指称化。为
了使动宾关系不凸显，Ｖ单 Ｏ单 Ｎ结构倾向于选择动
作性较弱的Ｖ和语义较为抽象的Ｏ。
在Ｖ成分有多个备选语素的情况下，Ｖ单 Ｏ单 Ｎ

结构一般倾向于选择动作性较弱的语素来充当 Ｖ
成分。例如：
例２５售票机、压蒜器、登山者、理发师
例２６＊卖票机、＊挤蒜器、＊爬山者、＊剪发师
例２７植树基地、验票场所、灭鼠能手、筑堤模范
例２８＊种树基地、＊查票场所、＊杀鼠能手、＊
造堤模范

例２５、例２７和例２６、例２８中的动词存在语体
色彩上的差异，前者的书面语色彩较强，后者的口语
色彩较强。书面语色彩较强的动词通常动作性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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弱，口语色彩较强的动词往往动作性较强。语义上，
前者的动作性较弱，后者的动作性较强。所以例

２５、例２７中的动宾关系不凸显，Ｖ单 Ｏ单 Ｎ组合可以
成立；例２６、例２８中的动宾关系凸显，Ｖ单 Ｏ单 Ｎ组
合不能成立。
在Ｏ成分有多个备选语素的情况下，Ｖ单 Ｏ单 Ｎ

结构一般倾向于选择语义比较抽象的语素来充当Ｏ
成分。周韧［５］注意到，Ｖ单 Ｏ单 Ｎ结构在 Ｏ成分的
备选语素有粘着语素和自由语素的情况下，一般倾
向于选择粘着语素。周韧［５］以“收银台”与“＊收钱
台”和“洗面奶”与“＊洗脸奶”等为例进行了说明。
这种倾向性实际上是“指称”这一语义要求导致的，
粘着语素的语义抽象，不能与 Ｖ直接构成动宾短
语；而自由语素与动词之间的动宾关系则相对突出，
指称化难度较大。“收银”和“洗面”不能成立，而“收
钱”和“洗脸”则构成动宾短语，陈述性强，不易指称
化。下面这几个例子中的Ｏ都是粘着语素：
例２９点钞机、验钞机、汇款单、吸尘器
如果将上例中的 Ｏ替换成语义具体的自由语

素，则不能成立：
例３０＊点钱机、＊验钱机、＊汇钱单、＊吸灰器
“点钱”“验钱”“汇钱”“吸灰”的动宾关系都比较

凸显，所以不宜构造Ｖ单 Ｏ单 Ｎ结构。
再看Ｎ为双音节的情况：
例３１录音电话、借款合同、杀毒软件
这几个例子中的 Ｏ成分“音、款、毒”语义都比

较抽象。例２８中的“＊杀鼠能手”不能成立，而“杀
毒软件”却可以成立，因为“毒”没有具体可见的外观
特征，所以动宾关系不凸显。
需要注意的是，这种倾向性选择的前提是Ｖ或

Ｏ有多个备选语素。有的Ｖ单 Ｏ单 Ｎ结构并没有多
个备选语素可供选择，如“杀人凶手”中的“杀”没有
其他同义动词可以替换，现代汉语中不存在“＊灭
人”这种说法。下面来探讨在没有多个备选语素的
情况下，ＶＯ是怎样满足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性要
求的。

２．ＶＯ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性弱化
很多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含有动作性很强的Ｖ和

语义很具体的Ｏ，如例２４中的“读书、洗衣、切菜、修
车、采蜜、杀虫”和上文所讨论的“杀人”等，此类 Ｖ、

Ｏ都可以构成动宾式双音词。董秀芳［２２］注意到有
些动宾式双音词中含有动作性很强的动词，但是双
音词的词义不表示具体的具有时间性的动作行为，
而是指称一类活动或事件，具有泛指意义。如“剪

纸”表示的不是手的具体动作，而是一类活动。充当
宾语的表示具体事物的名词也不再具有个体性，而
是一种无指成分，不代表某个特定的实体而是着眼
于某类实体的抽象属性。如“读书”的“书”不能与语
境中存在的某个实体联系起来，只是表示一个虚泛
的类概念。
动宾关系比较凸显的ＶＯ在进入Ｖ单 Ｏ单 Ｎ结

构后，降低了Ｖ的动作性和 Ｏ的具体性，不再表示
具体的行为动作和实体，动宾关系被强制性弱化。
本文通过语料发现，Ｖ单 Ｏ单 Ｎ结构产生的重要基础
是ＶＯ高频事件，ＶＯ在此基础上固化为一个语块，
动宾关系弱化，指称一类事件或活动。何元建［４］认
为“双音节的ＶＯ是在句法生成好了之后再回到词
库进入复合词，而单音节的 ＶＯ则是动词短语通过
模式联体记忆变成词根”，程工等［８］也赞同这一观
点。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 ＶＯ作为一个整体，作 Ｎ的
修饰语，不再强调动词与宾语的关系。例２０中的
“读书、洗衣、切菜、修车、采蜜、杀虫”等都指称此类
事件或活动，动宾关系不凸显。
动宾关系弱化的基础是 ＶＯ的高频使用和固

化，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对象必须与 ＶＯ这一动
作行为密切相关。施事和工具都直接参与 ＶＯ事
件，且都有具体的可感知的形象，在认知中最为明
显，所以Ｖ单 Ｏ单 Ｎ结构很容易转指施事和工具。
而处所、时间、方式等语义角色与 ＶＯ事件的联系
则相对疏远，也没有具体的形象，转指难度相对较
大。因此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施事类”和“工具类”
的能产性非常强，其他类别的能产性则相对有限。
施事类和工具类 Ｖ单 Ｏ单 Ｎ结构在生活中非常常
见，例如：
例３２施事类：审稿人、发言人、阅卷人、掌舵人

计价员、接线员、办事员、护林员
带菌者、乘机者、持卡者、登山者
调音师、验船师、插画师、修图师

工具类：标价机、售票机、封口机、打孔机
压蒜器、削皮器、读卡器、封箱器
裁纸刀、铡草刀、刮眉刀、削笔刀
取水管、输药管、导尿管、吸氧管

施事类 Ｖ单 Ｏ单 Ｎ 结构指称进行 ＶＯ 活动的
人，工具类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的 ＶＯ则是这一物品
的用途。
还有少量的工具类Ｖ单 Ｏ单 Ｎ结构在现今的日

常生活中并不常见，但 ＶＯ在一定时期或一定范围
内的使用频率很高，ＶＯ 容易指称这种行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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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类物品的专用性或时代性比较强，对其使用者而
言具有高知晓度，如：
例３３留声机、滤波器、杀菌剂、投影仪、防毒软件
“留声机”是上个世纪非常流行的放音设备，“滤

波器”是电子技术领域中的常用器件，“杀菌剂”在医
药领域很常见，“投影仪”是现代工作、学习等环境中
的常用设备，“防毒软件”则是常用的电脑软件。

３．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辅助作用
多数Ｖ单 Ｏ单 Ｎ结构是［１＋１＋１］格式，还有少

量的［１＋１＋２］格式。从韵律上看，“三个音节也组
成一个独立的音步，因为［１＃２］跟［２＃１］都不能
说”［２３］，［１＋１＋１］格式的 Ｖ单 Ｏ单 Ｎ结构构成一个
独立的音步。［１＋１＋２］格式的 Ｖ单 Ｏ单 Ｎ结构数
量较少，双音节 Ｎ都是名词，韵律上与 ＶＯ构成［２
＃２］模式。周韧［２４］认为四音节成分也是汉语的一
级韵律单位，［１＋１＋２］格式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的三
个成分结合紧密。
单音节Ｎ一般是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有助于

整个结构表示指称义，如例３２中的“人”“员”“者”
“师”“机”“器”“刀”“管”。此类语素还有“笔”“单”
“仪”“石”“布”“纸”“钉”“袋”“本”“膜”“板”“盘”“带”
“水”“刷”“池”“台”“车”“法”等等。Ｖ单 Ｏ单 Ｎ结构
中，很多单音节 Ｎ成分都不能独立，ＶＯ与 Ｎ结合
为一个整体。充当 Ｎ成分的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
是Ｖ单 Ｏ单 Ｎ结构实现指称义的重要辅助手段。
综上所述，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主要通过两

种方式实现，一种是选择动作性较弱的Ｖ或语义较
为抽象的Ｏ，另一种则是ＶＯ固化后动宾关系强制
性弱化。此外，充当Ｎ成分的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
也起到一定的辅助作用。

（三）Ｏ双 Ｖ双 Ｎ结构和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
途径不同

程工等［８］注意到汉语中双音节倾向于采用

ＯＶＮ结构，而单音节倾向于采用ＶＯＮ结构。如例

１、例２中的“＊车修厂”和“＊茶采季节”都不能成
立，而“修车厂”和“采茶季节”可以成立。储泽祥
等［１３］认为除韵律因素外，造成这一现象的另一原因
是为了降低语言处理难度，单音节 ＶＯ的动宾关系
很明晰，二者结合紧密，在语义切分时容易作为一个
整体；而双音节 ＶＯ的动宾关系往往较弱、较为松
散，因此语义切分时容易产生错误，如：“复印／广告
纸”“阅览／期刊室”“辅助／教学设备”“纪念／鲁
迅日”。
本文的考察结果显示，产生这种倾向的深层原

因是Ｏ双 Ｖ双 Ｎ结构和 Ｖ单 Ｏ单 Ｎ结构的指称化途
径不同。正因为如此，Ｏ双 Ｖ双 Ｎ结构和 Ｖ单 Ｏ单 Ｎ
结构之间一般不能相互转化。
英语中的ＯＶＮ结构和 ＶＯＮ结构也采用不同

的手段使动宾关系不凸显。上文讨论中提到英语中
的ＯＶＮ结构通过Ｖ的名物化实现“去动词化”，而

ＶＯＮ结构中的 Ｖ 成分则没有发生形态变化，如

Ｄｕａｎｍｕ［１］所举的例子：
例３４　ｂｒｅａｋ－ｎｅｃｋ　ｓｐｅｅｄ（扼脖速度）

ｍａｋｅ－ｓｈｉｆｔ　ｐｌａｎ（权宜之计）

ｋｉｌｌ－ｊｏｙ　ｐｅｒｓｏｎ（扫兴之人）
这些ＶＯＮ结构中的动词都是原形，没有借助

词缀实现名物化。ＶＯＮ结构中的 ＶＯ组合必须与

ＶＯ动宾短语相区分，主要依靠连接符“－”将Ｖ、Ｏ
连接成一个整体，作Ｎ的修饰语。这种操作与汉语

Ｖ单 Ｏ单 Ｎ结构中ＶＯ固化为一个语块具有相同的
作用，就是使 ＶＯ成为一个整体，从而弱化动宾关
系，再与Ｎ构造 Ｖ单 Ｏ单 Ｎ结构。可见，英语中的

ＯＶＮ结构和ＶＯＮ结构指称化的途径也不同，前者
是通过Ｖ的形态变化实现“去动词化”，后者是以连
接符“－”来标示 Ｖ和 Ｏ的整体关系，进而与 Ｎ构
成定中关系。英语中的 ＯＶＮ结构和 ＶＯＮ结构中
出现了显性的形态标记和符号标记，而汉语则没有
显著的标记。汉语Ｏ双 Ｖ双 Ｎ结构采用ＯＶ语序这
种弱标记形式，Ｖ单 Ｏ单 Ｎ结构则主要依靠语义的融
合使ＶＯ固化为一个语块。

三、结　论

汉语中存在大量的 Ｏ双 Ｖ双 Ｎ结构，但并不是
所有的Ｏ双 Ｖ双 Ｎ组合都可以成立，该结构受到一
定的语义限制。从语义上看，Ｏ双 Ｖ双 Ｎ结构是具
有命名功能的指称性结构，命名功能要求 Ｏ的语
义密度不能太低，指称性则要求 Ｖ的动作性不能
太强。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与 Ｖ单 Ｏ单 Ｎ结构都是能产
性很强的指称性结构，两者的指称化途径存在一定
的异同。从句法角度来看，Ｏ双 Ｖ双 Ｎ 结构和 Ｖ单
Ｏ单 Ｎ结构都是定中结构。其中Ｏ双 Ｖ双 和Ｖ单 Ｏ单
作Ｎ的修饰语，动宾关系不能凸显，所以必须降低

ＶＯ的陈述性。但是这两种结构降低ＶＯ陈述性所
采用的方式不同，Ｏ双 Ｖ双 Ｎ结构主要依靠ＯＶ语序
手段的指称化效用，Ｖ单 Ｏ单 Ｎ结构则是通过选择动
作性较弱的Ｖ和语义较为抽象的 Ｏ，ＶＯ固化后动
宾关系强制性弱化以及名词性强构词力语素的辅助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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